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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l 、探春和趙姨娘

說軒說話立場與披巧

蘇躍宗
香港大舉中文系

說話語"練的一個重點是確定說話玉立場。確定說話立場也可稱為荒位，那就是判定

接我形勢、性覽和立場。知己知彼，才可能顯科地傳意交流，中國人早已說過f可與

'失人;不可與當而與之言，失霞。知者不失人，亦不安設J((論語﹒

衛鑫至主黨))。可見知音之前，要三要知人。人在說話之篇都必支農撓題自己研厲的位置和

角色。當正確地認識角色後，無論說語的態度、觀點、對象、語毒草tJ鞏捨辭都會臣費立

而調整。其實，餾人在社會鵲位上都拇演不闊的角色，人在不同的場金都會tJ不向的

身分出現，無論其性格如何，身分是不容許選擇的。種人性路要關健身分和角色，說

話才會有教率和力麓;反之，如果讓艷梅主導了身分和角色，姨說的話很可能主義無效

力，起至會造成反教果。

本文能〈紅樓夢〉的第五十五回〈導親女愚親爭閑策，數幼童刁故事喜蹺，心〉中攝取事

織和操賽代王熙鳳在榮國惜當家峙，跟擷春的生母鸝壤娘衝嘴一節，討論角色棋賽所

蘆生的說話接率。內容大概是王夫人赴宴外出站王熙鳳文摘戳，於是講實政的大媳婦

李紋租野、出女兒的探譽暫充當家，碰巧報春的生惜鸝縷線的兄弟趟鸝基逝世，輔模聽

一心錯當多得要葬贅，探春詣1公事合鱗，於是引發一場吵鬧。錯果接譽堅守立場，代

價是與泣失單是“，論擴棋一無所得之餘，兼以吟間和沒髏i投場。 1 本節多方面、多角激

地最現角色籲贅，直在且隨著情節的發展層層惡化。造成這次衝實當然有很多其他茵

素，如李敏、探春鼓掌不足，下屬有意的試諜，加上盤棋娘的愚昧，但是串成一聽不

可敢抬場醋的卻是f老實j的李載。她意園講解蟬春和擴廳的衝賽，部錢只說了兩句

話，卻都在聽鍾的時裝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本都更可欣賞探春的擇聲器執和邊過問

答操控權力的巧秒接諧。探春是贊辦中聽正的女中豪傑，她能辦事，肯承擔，機敏而

1 臺灣的黨挽草鞋早日注意:妻IJ探春與趙擴娘衡突的一銜，他分析舊社會的宗法制度帶來了「榨逆常倫，歪

惱人從j的惡果。叢先生探討較多的是線春的自券、德行和階級觀念。兇〈宗法社會的體育形崗一一談

探著手母女的街突卜載主持艾彬、周霞(偏)(臺灣缸學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1 年) ，真

298-306 。原載〈幼鄉月于吟，第三十四卷第三期， 197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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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余正。她曾經替王夫人解響，其表現必定深贊賞母、王夫人和王熙鳳，的黨議。 2

二、切實的撞間盟聽聽霄的陷阱

焦大醉會實歸只有門前一對石獅子乾掙，這句話有過理。李銳黏探響當家的第一

個早上，一選手苦頭臉的管家學思設下陷阱，等待主人犯錯，靜、後加以訕獎和數葬。吳

新登聽揮發出了第一{屆三責接訊號，皺起了第一個命的興話。總向李載、接譽之二人的回

報是還樣的: í趙髏攘的兄弟超盟革昨究出了事，日師講老太太、太太，說知瘋了，

øJ}自姑棋手鞋。 J畏軒登媳婦說話不摟雜主觀的字罷，甜氣是挺尊重空宇航和揉春的。

是兩人務決執著辭，其說1;).住的轉例不知，建辦事原則也可能沒有摸清，她們在在需要

一盤切合的黨例學考。這種因詣的方式如果對老練的王熙鳳倒還適當，雖然、王熙鳳可

能會嫌她不夠草書快。與新登噁薄的試禪代表了一索下人的試蝶，她們都在試繭偶主子

的應芋，甘正可能包括艙擴娘，她不會不知護自己的耕生女兒當家，也可能是與與新登

媳緝合互議議氣，嚴準j鑫機會來討自詣。

揉春尊重主答說是理子，議題李敏先表態。帶純卻一下栽海與新萱聽疇的陷阱里。她

的反應是: í鵲曾聽人的螞死了，聽見說賞銀阻十詢，這t位黨館自十商罷了。 j讀者以

為宰殺已經額為細心，間為她立即說出了一盤接璋的蓄額J 0 掌聲人和組攘攘黨是下人，

她們的親戚般理地位不會相去太遠 • tJ教研Ur此，還f盟主些策也算平疇。否?是季馳的心，思

議是不夠細嚮'攏的話毛病不少。第一，弧鋒不是麓，孤例不足立，例況聽人的地位

與組姨棋有分別，聽人的購興起聽基更不能輯攘立在論了。第二三，不夠仔細，做決策時

決不曰:以憑f聽說J '一需要找出黨攏，大可教與新星是媳婦去查數。第三，直達4心明顯地

不是，一句「這也賞能部十悶罷了訂好像還要下人持聾甚磨似的，彈費發展暴露廳鶴的

每位，怎能不被清頭的興辦鼓緯擇逮著呢，於是答了樹「是j便想將鐵線主任賽。

探春巖看攪子被吳體態愚弄，也不得不插手了。她向其媳婦悶了一聽平實的問

題，就是f老太太聽艷梅幾位老擴奶奶油訐家真的J幸Il í外頭的J謝世是黨多少。還問題

很實在，蘭是問碗。與新覺媳揮不能花吉巧語，臨憊賞多少一定能鎳在帳樹上的。接

春將她的兒鐵先為問題，在在額示了蝴已經事K封閉鸝核心。老太太廳廳的老擴踴研於

還是侍中輩分藥品，樹上撞下，問為妾持自守競擴娘應賞多少，輝、有個鹿子。至按問苦IJ是

「家黨的j還是「丹誤的j更顯示操賽深入問題的核心了。 f家善黨的J本質上仍是賀府的故

才， í外膩的J醫藥童在疏了，地毯部講於蚊才。 3

2 探春以孫議解總母(賈母)與c:拉夫人)的僵局，袋現了機靈和膽略，請參考〈說話能力部練:論發婉食

毒害的說話模式卜〈中蜜語文通訊卜第 33 期， 1995 年 3 月，頁 39叫“。

3 r要堅頭的」與f外藍藍的j是指妾侍做這藍贊府直穹的身分，箭發本是賈府的奴縛，或者是府中世僕，所以做

了發侍後，她鈴家人仍在賈府服役，觴於賈府的;後發是從外面質來發姿的，其家人不變賈府，可

以有獨立的人樁，賈府亦不得tJ.紋僕單身符其家人。遇有帶贊立事，還存我分禮數。舒黨有論文剖析

賈府妾銬的地位，詳錢，紅紅樓夢)中的褻驗秘度卜載〈學林潑錄〉二集(北京:中華書局 ， 19B1 年) , 

真是7-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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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發戀戀還要接掠，她表示忠記了，能聽那陪笑地衰示: í~畫i!z本是甚歷大

事，黨多黨少，雄主選敢爭不成 ?J還是吳新登媳婦設下的雛二二個語言路阱。表面上雖

有幾分理，蚊才的家人死了，興不是甚賽大事。何況當家的接蚊才計較幾十南韓子餅

干F太小家子器，稍為高傲的主子才不理道些問事。可是只要行車略有寬囂，設才使得

其所截了。傑響;其笑對笑，也笑著聽聽媳婦「講話摺聽J '表明一切要依理辦。吳聽罷

見搞不對生子，就意聽將事情拖延，一則好議由己下臺，再則事情一攏續努I能生出醫

化，待其使人插手，陳春便要鍵盤散j了，還是第三個語言雪陷阱。 4 不指控說「此時卻

不招待J句，畢竟牽強，特別對一餾老於經驗的辦事者，如此說法無錢自認失職，在語

智上全無招架乏力。於是探春再笑著教訓她一轍，不過語氣比富íJ又重得多了， íi寄:辦

事辦老了的，還不記得，劉東難我們! ......還不快找了來我攏。再遲-8 '不說你們

組心，倒像我們沒主黨了。 j接辛辛阱採單的語當策略很簡壤，她要求事絮，要1i鑽

研目，的為她察覺對其中必定有詐，這也是她 B留意賈府積弊的自績。

樣春氣短神闊地室主敢下鵬的語言路餅。由於主模身分懸殊，主人輕輕的一句黨體

已足以令下人無地自容，斯以不必動策，這樣龍保持了擾種態度，其靈每藍色足以折服

旁觀者。相對於缺乏自值的事說，提春每一句說話雖不是瘓會盟軍色，語氣卻是堅定和

龍接的。雖然她聶護者作任何決避，但是任何在場者心中都明白四十萬太多了，趣聽

跟他續不到了。可晃，技巧高明的價導當i運用切中的攬娟、清晰的態度租堅您的語

，自會讓聽蠢驢受到內在的理路，心饑持會。

三、明快的決定:要雷不積

英華青登聽攝取來的黨輾果然、踏實接春的想法，趙屬萎的檢葬費不可能是四十悶。

目為帳臣、講驀地列明:妾縛在家真的親人身敏是支銀二二十四焉，裴侍在外蠶的親人身

故才支銀四十悶。如果輔閥華麗外蠶的，主主區十爵白無不妥;由於趙國華屬於f家冀

的J哥哥支閥十向銀，主事貌和探春便未受太慷慨了，標賽尤其有慷入之?霞、飯公濟私立

嫌。臨此再見吳新覺婚、擂台守蹟懇，心麟，除了競禪主人把錯立外，還可音程觀趙糢跟串

連。所以當這史學期探春的最後決定一下，那邊聽趙擴娘立即體知，聽入瞎子來吟嚼，

正是f好泊、息J不諱的反應。

帳簿上聽有賞六十梅和一百雨的各一宗。兩京都聽f外頭自肘，前娶妻實葬地，接

者要聞審議艾母之棍，於是儕外加贓。趙攘攘和鵑闢基沒有任何例外之處，沒有3日贈

4 :=E熙鳳雖然病倒，仍然沒有拔賽發犧力。後來激情擴大了，她去黨派守主兒來勸李紙和條春賣人情給湖姨
娘，讓男聖人都知道她是有人情殊的，反而是擦著手續執地不肯順人情。違反爾聽起探春驚險體斃的決

心，倚勢改革大蓋章趨慕的陋境，為賈府節流，又替京人轉潔。此中，薛贊賞鈑從旁參議，發揮了很大

的作為;寶釵的游說，主兵高超的技巧，兒〈紅樓夢)(北京:人民女星發出版社， 1972 年) ，第五十五

?ë五十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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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理，這是很清楚的。探春禮過幾桂紀錄後，個獨給李杭藹，逕自盼咐: r給他二

十時銀子，把這帳留下我們細看。 J 5 這是明快的決斷，毋項再怎樣責備獎新捷總

蟬，也毋賓再解禪改增先前快定的理由，問為一切日攏的現了 c 可惜，操著手在盼堅持吳

新覺媳婦之前，沒再跟哥拉親打個招呼，可能以為離簿蛤李敏看了，李說品淹沒有意

見。 作者沒有描述寧說的反暉，聽竄李說會不會黨對本慎，這決定會不會影響體方的

合作呢?看來是脊點影響的令

盟、富寶島誼會:禪轉聽錯擴娘的曹突

血緣上，趙擴娘是探梅的生母，但趙曉娘不是探辛辛的「母親J '王夫人才是探馨的

母親。一方面探春是女憑父親蘭政而實，取得驚府小姐端位;男一方面，錯擴數都不

能夠母憑女貴，她仍是地位卑微的安待。女兒是主子，三位母是紋才。扭曲了的槍彈鵲

係令衝突要複雜。盤問組對此咨非常講麗的論述:

裹在家長家中實難道更聽一獎。她與家長的家聽根本不發生讀屬關係。不能像實

→標語著丈夫的身分梅獲得親屬的身分。始與婦們之間沒有親屬的稱攔，也投

者藐屬的辦轍。他們以換太太或擴娘呼之，鄉也只能像慎從一樣稱呼那些人為

老太爺、老太太、機爺、太太或少爺、小姐，在農豆豆對老爺太太所生的子女如此

稱呼，除非是她自己所憊的子女，她才能霞呼哀之名間有母子的關舔'問時太太

所生的子女問撤有子才加一母字而稱之第庶母或繞線。妾需揉瑕紋聽式的構

囂，是極有轄的事，本揖指示她非家中的家籬，路豆豆令人縷護她的生意位就有接

近按家中的故撓。Jlt外，還有我們黨注意的一點，她聽己的丈母、兄弟、姊妹

是不能在來於家長之家的，俾們之詞根本不能成親戚關係。 6

在當鶴的社會競範下，揀譽即使當聶蜈娘為母親，倒在賈府中人的眼中，鮑棋體

是蚊慎，絕不能與蝶春的小姐身分四敵。趙贖跟一廂情願地以厲揉春應該聽聽她的科

，甚至E給趟家非分的利益益。所以多得買車葬費鑽本邊後，便認定是接春作擾，鑑幫并

人，刻意刁難。

探譽和禮攘攘的黨實是本館的高權。揉春起初是愛自黨聽撞，故意裝作不明白鸝糢

5 (程學家童工樓夢)(北京:審閱文獻出版社， 1992 年)這真作二十間，凹字是插寫進去的。在現存的版

*中有作二十四面的，也有作之二十間的。按二十商較為合理。第一，帳簿所記的二十四兩應是給f頭反

黨的J老糢奶奶，因為探著手明令奧新登總婦去查「老太太慶冀的幾仗義姨奶奶J '臭新登媳戀苦是為教

訓，必定按照命令執行，決不敢打折扣。所以帳簿所記的決不會是f歷婆的姨奶奶J '一倍f老j三字給

入書長大。老一輩的給二十四筒，朗讀值做標擊，晚一擎的車豈不會結二三十詔誨。第二，根據戀綴娘的

暴怒來估計，她得到的應是二十闕，連家裊的老農奶鈣的待過也不碧海，而且這但決定也合乎踩著手思

維連絡的發展。

6 兒發南極(4'器法律與中鸝社會)(北京:中華書局， 1981 年) ，資 133… 13壘。



2是 中關語文通訊

娘的話，希講?會再離曠娘的怒攏。擦著手忍讓是被那種種扭曲了的母子關係筆會j著，礙

於母親和女兒的瞬孫，對鵲嶼跟不能如對吳新覺媳婦一般嚴l攪和冷酷，間為她不能心

安理得地設主人身分來教鵲鼓樓。本來李說作為tR:策者之一，應該是負起解釋擔當探

春在當時擔當不起的主人身分。可措李親不做決策者，卻做調解者，高調解文不得其

法，接接卻以一哭一鬧牧場。其實事說應該不難明白蘊擴蜈聶衛衝一定是饗找探春雕

蟬的，她融體該聽解探春的兩難瓊轍。她可試採取較強硬的態度續走錯鱗娘，當王可以

肉鱷壞按說明上連決定乃贊閉舊闕，可惜李組隊了讓楚這個動作之外，挨著就攤趙擴

蜈纏上了探春。

聽擴蜈的路議是積著探春間來餘，說話的矛聽也藍指探春。 í進屋裹的人，都髓

下我的頭主選罷了，姑娘，你也想→想，該替我出氣續是! J道是反話，盟第操著手不

能不替她自氣，還將已經到箏的區十阿銀子打掉。揉琴手裝著聽不踴白，於是趙姨娘矛

頭直播謀響: r姑娘現競技，我告訴誰去 ?J探春被捕續接點上名，只待站起來分蟬，

說: í我雖不散。 j李純也臨探春站起來勸鵑髏接。至宇航怎樣勸，說蜂起歷話，曹雪芹

沒有鶴，因為說甚麼立在不重要，反正李敏說甚廳的作用都一樣，間為她的勵倍正暗示

著她與探春立場的不一致，要鵲起趙臉娘的態火。其說鶴擴誤可能已從旁人口中知道

議辜的痛瓏 ， ~n館舉憑李敏軟羈的態度，已有I斜定李說至少沒有把攏的要求視作無理

對待。著答說沒草草跟探春站韓同一陣線，沒有明確地旗法二十闊的檢葬贊是適當的，徒

令諜琴手鹿為箭聽。李軾的勸說立部帶來反妓果。童聲子襄體分最高的主人也嫣自己開

脫，頭:旁聽是親生女兒站薄自己，怨氣數更上衡了。李敏忘記了自己的身分是主人

(決策者) ，無論決建招致甚接反對，自己有苦是經保留，都應親為自己的決定，盡力去

維謹。或著李馳的齡說是…種性格的反蹺，平執平白老實，對人也和轉，並沒有推卸

責任那麼陰謊。可是客觀上她已跑探春於不囊，使她獨受怨據。

操譽不得已龍設牽制，猶有論理上的考慮，但平說故黨主人的身分，結果馬藹麗

無、經暫地接組擴娘撥糊了。鸝姨娘於是發揮了一遍對聲建立黨載:這多的論點:

我這屋妻雙熬泊位的熬了這應大年靶，又有誰兄弟，這會予建襲人都不如了，我

讓有甚聽臉?連你像沒聽瀾，如說是我呀!

趙縷娘溫功，婚對黨家有功一一翼下了一劈一女，本是不可駁爵的事賞。如果她

繼續訴諸感情，選時能博取一些問惰，但是攏拿輯人比較卻不論本類。宮發區上襲人是

寶玉的γ碟，跟她的地位一般。聞題是襲人的嘴不復襲府工作，屬於f丹頭自衍，黨盟

十兩完全符合規矩;韓臨基卻是「家真的上zp.日做鱉璋的錯鏈，正是探春後眾所說的

f每日曝兒間去，為畫畫蠍趙厲華文站趕來?又跟他上學，為萬塵不會出舅舅的歌來 ?J

在傳較的大家庭中，雄模棋是愚昧的，問為她不明上下尊卑的鴻溝。接春是她的親生

女兒，但是探春不能以「母親j稽之，在貝司就會自貶身價，成為紋縛的一分子。路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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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對鰱擴按萬分的發顱，也只能私下讀者續中關照，絕不可能各言JI慎地衰諧，否則

就有負丟失人的「著重J 0 何況諜春一i句都沒有以「母麗J說趙蜈擻，更多事j意地觀i清鼻

撮，所以鵑姨娘再訴說「我灑有喜慶驗?灘你也沒接齒，別說是我驛J '就擊中接擎的

鑽心處。於是探春的身體語言宮女郎顯示主人的架子來， í一頭便坐下，嘍!巖輯結趙碘

蜈瞧J 0 擺出去哥哥去辦的模樣，服辛苦說了一番話，表達了南騁的意思:第一，檢葬賽

E晨身分鳩位，一切都有規倒，她沒有攘攘駕;第二，護自趙摸艘切勿再鬧事，事物要霍

建一點。

第一體意思只要是決壞者推都會說，不混出於探譽之口說卻給甜擴雄另外一番的

滋味。揉春纜千F掰一句話都在教制體攘攘，尤其針輯超擴織的版才身分。總指出「龍

〔錯盟華)是太太的紋才J '間接裴研趙擴娘甘豆漿太太的故才，其軒轅程度相信連高於

那十幾時銀子。探春強烈地反擊免去投因為趙蹺娘公開地要她不碧藍規例，巔攬了 f輪理

綱常J 0 於是探春將主夫人搬出來，一番話中七度揖輯:在央人， í太太的叡才J ' í太太
帥，恩典J ' I太太建房子賞了人J ' í太太不在家J ' f太太繭，心疼我上 f太太滿心翼都如

, í倘或太太知讀了J 0 主夫人是賈政的正囂，才是探譽的f母親J '要豆漿揉春的權

力來瓣。接春講的甸甸在理，趙擴娘E建設數落得擺不起頭來。有I娃，在評論家的筆

下，接春卻被嘲諷為f依據的是當時權威的道德規範'艾問她自白的教益密切相關，

既以她做道…切的詩展，是那麼堂哉皇哉，理薩穿草鞋J 0 7 

探春的一番括香實損人。我們同意她將f當詩權威的還戀鏡範j抱得太緊了，不過

在實際環境中，將探春推向這次間質的草一個是欺主的英新發媳婦，第二三甜甜是事

紋。

夾在中愣的李毓華蓋但無許可簣，其黨正是觀才聽放棄了政黨罐罐者的角色，

一個好像提討好的調解者角色，結果矛頭接擻化，導致輯、李的lE臨街突。莘說過

鋒嫂，接春只有為家漿和演策樽纜，只得連尬均以尊貴的女兒身分指斥學教的故才母

襲。如果換著李敏去解釋此事，嘉定再試去掉一驛丘忌諱的顧盧，企業堂正正地以蘭政的長

塘、曉識趙麟蜈，星星保護蝶譽，又能說明家撓的客觀攏。撤閑事貌也是快策者的一鼠，

有實任去競證竅規不誨，最初間十闊的誤倒也是因李純晦起，華航應該要幸存正錯嘿，

可惜事?實卻走向相反的一面。

探譽的第二聲驚思看i泣不留情街，卻話中等著話。她要毒害接觸 f如今因貓讓我，縷

吽我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關娥概先來{乍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 1當我為難，

不時我管，那纜正經沒驗呢?連擴娘真混混驗了! J接賽是從長主黨的觀點看「驗子J間

'她認為有地位有權力受賞識說是有轍，組擴誤的眼光訓健淺，以為多得幾間黨鶴

說是鍛具體的鎮子。在當時的對抗和面質之下，總摸蜈完安全聽不胡也不會分析揉春話

? 再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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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課長輩躁。要確切均說，如果趙擴娘有如此提竭的眼光，也犯不著為幾附銀子跟

掌權的女兒鬧翻。

趙擴娘大概已臨失去耐性和理性，她已經「沒話答對J 0 揉春的話一句也聽不邊，

總擴娘又再一次把上尊卑不分、公私不曉的是攏。婚余然請求接春f輯發拉拉拉拉我

們J ·逼得揉春要更擇對總醫j另一度主攘的葬線。聽說情鱷續喂，也悶在場者「我怎聽

忘了? IIJ主義怎碧藍拉拉 ?i鑫瓏鵲起們各人。第一值三位于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好人

罵人拉拉呢 ?J探春接聽她沒寢忘記的是自己的身分，吽她被例掏私是直言不能的。事

情勢說，已經到了最鱷硬的路面，揉春把甜擴臘的增理人情全部擋回去，盧新控制對

話的高富。

可是李純硬是不明白，寬炸、與趙模娘一臉兒擒，耽擱傷了揉春，也令蘊攘攘蒂抖

起精神。事純是革樣勸鮑糢娘的:

擴娘那生氣，也怨不得結娘。她熱心賽要控扯，口襄怎麼設的問來?

輕鞋一旬，獄警手兜著閑著建立的公正形象就聽得了，破壞者竟然是站在間一(臨陣

線的擴子。她代表眾人的心理，即:探春只是表崗上說不拉扯，嘻地里還不是大力拉

攏驢擴換一家。事軌的勸解似乎向組姨娘表示她的聽求有道理，只是表諸方式弓之愛賄

。對輸棋娘來說，無騙得到鼓勵，也再進一會印譜了大多數人都是支持婚前，讓李

純t包是向著她的，剛才的叩十時是出喜事鼠的樣?麓，作讀者只是婚的攬生女兒一人孺

。與其說李說謹句話安全勸架，接接果上說，無寧說是對接賽的裁決和態度有所課

。 8 所以，李說這次餐車線，立那惹起接春鈴聲害'L..' 0 鰱互支部用更強硬和更明躍的措辭

指責攏的嫂子f觀望金山媽說:

這大攬子在糊建了!我說扯誰?誰家姑棋們拉扯版::t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

知道，與我甚麼相干?

探春一直在措辭上護欄現鑽免將直己的主子機位和韓家的故才身分作太蠶脅的啦

，可接逼得要盡情傾訴，立在且斬釘截鐵地宣始發己主義丹、組h 絕對觀散f蚊才j的鵑

串 連字紋老實似是讀〈紅樓夢}潑的共識，不過老實蓋不是沒有主兒 'ññ.li有時會很強烈地道出。

毒草似有I作為李紋具主兒的話姆:海棠持社成立的第一次限額賦詩，主宇航)L社定約，自薦社長，

從長，選定社址，也聽諒物，指揮若定。其後要評寶釵與黛玉七律的高低，眾人都認為黛玉錢誨，

李紋卻奪眾議。她的一2番話隨他各人壓下去: r索人看了，議: r是這首〔指黛玉的〕寫上。 j

f若論風流別緻，自是道直言;發論含蓄渾厚，終讓吾吾稿。 J線發道: r還評的有理。 3濃縮妃子宮發態第

二 0 1'李絨道: r怡紅公子是應鳥，你般不服 1J寶玉還: r我的那發嫁不好，這評告雪景:z: 0 J 
[只是講清二蓄，還要斟醋。 J李車先進: r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賴子，幸存有多說者必罰。 JJ哥拉敘評

詩力排無議，置薛寶釵於絲黛玉之上。發賈寶寶玉異議哼，總要堅拒不接受，堅持己見。譯音李車從!濃霧和

為數作風，何嘗不盡毅和英喜歡，克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再給海棠祉，有產黨說夜擬菊花題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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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夜沒有聽謀，圈然不會「拉挂J他們，也不會理他們的「好歹j 。如果不是李鼠的刺激，

接春是不用如此強暖和自我保聾的。婚不賣人情多教鍵問給趙棋娘揖魚是伯人道寬闊蓄

積語，更怕被揮黨為組腕蝦的一系，蔥三在夫人的不滿。閒話的自起人潑了能殺傷力達是

有限的，出會主夫人的長鶴，操賽的大嘴子，黨家的老實人寧說可不得了。探春可能

從此被說為表面上口頭上不理趙贖艘，實際上f滿心賽要拉拉J '到時揉眷撓的襄外不

是入了。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接響是要用盡氣力去表白的。還樣一來，趙蜈娘的恩

情完全被離激了，反碧藍的力度設更猛了。客觀上李級立在沒有絲毫鵲解諧的心思，及那

攝一步地挽起瞥方論爭的話聽，將論爭的鐘點自趙國革的錢籌費轉移到綠春的立場開

;後者絕對此臨海更具按悔力。上遠的惡果都是由於季說沒有告覺地從決策者的立

場出蹺，解釋和推動政策，反搞和擁泥式地把臨己定位為調解者，說話時又竟然子對

立方可乘之機。

五、 λ身耽擊

最後，趙換換tJ人身工企費使你反抗。她完全不能接受組鬧革是故才，不是接春窮囂

的現嚼。她的要堅持「如今輯:興興死了J '並且將矛頭單指探譽f分明太太是好太太，

都是你們尖酸別薄J 。她竟然拿女孩子的與身大事借題發揮， j賢加既然在實府中沾不

到揉春的利麓，將來聽希議能沾擦春普養家的利益， f興臼帶出了韻，我還想你額外無

蠢驢家呢!如今沒有長翎毛覽室主忘了根本，只撩高校兒封建去J 0 富有句明顯是反話，

於說ili不指望得到探春的照顧，接旬斥責探譽忘本。骨子黨就是詛咒操著手將來的婚

蝠，沒草草好歸宿。誰擴聽聽踏和詛咒接春的終身韋拉蝠，都是非常聽霉的。趙嶼娘看東

完全失去理智了。

探春畢竟年輕，矯情的功夫還待直在膺，在憤怒之隙，動作串 f抽抽榕搭的哭起來J

宣言「纜的按自氣哇，起發嗚嗚咽珊的哭起來J 0 她畢竟如醬議禮，也顧童身分，並沒有

跟趙攘娘互作人身玫籬，只是將;晚點更具體地間應誰是舅輯上。且看接春穿設在頭上的

有條理反擊:第一層，點出舅父是王子騰;第二是警舉出具體事實說明趙國基怎樣教蚊

撲;第三，說評攝娘給自恩寵給她丟臉，不踴禮教。一句fm丸樹雖不知禮的j是說擴

艘，還是另有所指，頗堪的睞。

誰是我舅舅?我舅舅早弄了九者的機點了!那襄又跑出一倡舅舅來?我與素苦

按釀尊敬，怎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說道聽說，每日臻完的去，為主藍燈輸爾基

又站起來?又跟始上學?為甚麼弓之傘的舅舅的教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擴

蜈養的，必要通輛三個丹帶出自頭來，敏竄來翻騰一時，插入不知道，故意棄

自表白!也不知道誰韜誰沒臉!幸虧我選明白， {且凡顯學不知禮的，學急了!

六、lE1立錯誤

本節的一個脊趣現象就是情有的說話者都在說話完場上犯錯，講當錯誤的角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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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儘管她們都努力地進入角色，卻只得一個胡鬧收場。吳新登媳婦以蚊僕的地位，

意圖誤導主人，自討沒趣。橫娘乃卑傲的妾侍'妄圖享有超乎身分的利益，自暴其愚

興醜。李親身為決策者而處事疏忽，在關鍵時刻叉卸去決策者的承擔，轉移到調解者

的位置上，結果出賣了合作者。探春擁有高明的說話技巧、靈敏的心思，智勝吳新登

媳婦，輕掩李純的錯誤。可惜她被各種力量推出去承受愚昧生母的衝擊，她的身分使

她受盡各種力量的夾擊。生母與情母、親情與倫理、人情與規條、私利與公正、蚊僕

與主，都令她無法透氣。她勇敢地據理力爭，堅守立場，忠誠地擔起本身地位的責

任，沒有迴避，是賈府中罕有的「豪傑」。不過，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探春還是應該避

嫌，她的身分和定位太尷尬了。最後，董挽華這樣批評: I我們真要替她惋惜，呈現

在我們眼前的探春被私慾和自尊交織成的一張冷酷外衣給嚴密地擱縛住了，她再不是

個伶俐剔透的女見了;若說她是個政治家，此時她倒像個最冷酷到薄的政治家。 J9

9 見〈宗法社會的畸形面 談探春母女的衝突卜載〈臺灣缸學文選) ，頁 306 。




